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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作家出版社），
聚焦舞台背后的草根人群，关注社会底层里
的人性微光，以其平视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
表现不为常人所知的“装台人”的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小说里的人物，除了主要人物刁顺
子是世居西京古都的市民外，其他人，如猴
子、三皮、大吊等，都是从偏远贫困的农村来
到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为圆可能
常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梦，再苦再累再委屈，
也咬紧牙关坚持，抱成一团打拼。他们的人生
际遇，很是令人感慨！感慨之余，以自己的阅
读经验，潜意识认为，仅仅关注这些人物故事
还远远不够。

这样想来，适时出现在小说中的特别“人
物”，一下子来到我面前。仔细打量，我顿觉这
些“人物”异乎寻常，意蕴深沉，不可或缺。

先是一只小狗，一只跑来主人家里时即
有一条腿已断的瘸腿狗。这只瘸腿的小狗是
在刁顺子的第二任妻子生病期间跑来的。刁
顺子的第二任妻子收养了它，临终前又向丈
夫交代，除了要善待她带来的女儿，同时要善
待这只可怜的瘸腿狗。刁顺子是重情义的人，
没有忘记亡妻的遗言，将养女视同己出，送她
上了大学，同时将瘸腿狗差不多当成宠物养，
让它伴随自己，不离不弃。

风平浪静的生活是在第三任妻子娶进门

后被打破的。亲生女儿刁菊花开始不
满父亲，对“入侵者”百般挑剔。表面
看似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但深
入一想，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其实
刁菊花并不留恋这个家，只是因为没
有别的去处，她才赖在这个家中。三
十出头了，她刁菊花的爱情仍是被人
遗忘的角落，荒草离离。这全仗这个
家庭所赐——她的长相随父亲，这个
家有什么值得她留恋呢！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这是命，刁
菊花认命。没有男人爱就没有男人爱
吧，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吧，自己就
与父亲，与这个破家厮守一生，又有
何妨？但想不通的是，自己骨子里瞧
不起的父亲，爱情却绵绵不绝。第一
任老婆、自己的母亲跟别的男人私
奔，几年后父亲又迎娶了另一个女
人。这个女人贤淑能干，很快赢得刁
菊花的接纳和认可。当时这个家还真
呈现幸福的模样来。可惜，这女人命
薄，一病不起走了。这个家又恢复如
前，只是多了一个非同胞的妹妹和一
只瘸了腿的可怜小狗。原以为父亲从
此不再考虑再娶——他眼下应该首
先考虑我刁菊花的婚事！但他就那么
熟视无睹，漠视女儿的终身大事。不
闻不问也罢了，谁叫他是一个连女儿

我也瞧不起的，不愿叫他爹而是直呼其名的
“刁顺子”呢？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不
上台面的老男人，居然又领来一个比自家女
儿大不了几岁，细看还有些姿色的女人。真是
岂有此理！刁菊花心头早已蠢蠢欲动、引而
未发的“怪兽”终于憋不住，要冲出来咆哮一
通了，要主持人间公道了。

不仅对刁顺子这个“好色之徒”及其恬不
知耻的投怀送抱者，要亮明她刁菊花的态度，
而且要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让我好活我也不
让你好过，惹毛了老娘我刁菊花，谁也没好果
子吃！我刁菊花不仅要“直捣黄龙”，收复沦陷
之失地，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你刁顺子不
是还有一个女儿吗，一个不是亲闺女却亲她
疼她的大学生女儿吗，好吧，老娘我老账新
账一起算。

家庭矛盾由此不断升级，推着故事走的
恰恰是家中这只瘸腿狗。开始是怎么看都不
顺眼，踢她（这狗也是雌性）；见新妈和非同胞
妹妹在刁顺子的庇护下，依然无动于衷，刁菊
花终于有一天动了残害之心；继而在死狗身
上乱戳一通，悬尸于“午门”——挂在非同胞
妹妹的闺楼门上。

如此一个杀气腾腾的人，谁不胆战心惊，
谁不退避三舍！

读到这里，顿时明白作家的良苦用心，之

所以让瘸腿狗出现在小说中，是将“瘸腿狗”
作为小说必不可少的“人物”来设置的。阿基
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
球。”小说也要找一个“支点”，让叙事节奏张
弛有度，小说细节精妙传神。这其实是作家的
策略。在《装台》中作家找准了瘸腿狗，借助瘸
腿狗推动故事的发展直至高潮，最终让家庭
矛盾在不断升级中有了一个合理的走向。尽
管刁菊花精心设计假装上吊自尽的戏，差点
弄假成真让读者为之捏了一把汗，但故事还
是没有再往里走——再走下去，那真是会要
了刁顺子的命！这样的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一
个自食其力、极普通却有责任感和爱心的人，
应该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最起码的家庭和
睦、家人平安。这当然不是作家所要的结果，
也不是读者所想要的结果。

于是，这个不会说话，却深爱着这个家的
一名“家庭成员”——瘸腿狗，作出最无辜的
牺牲。这只被主人叫作“好了”的瘸腿狗，她的
到来和她的死亡，直接见证和参与刁顺子的
一段生命历程，一段家庭的悲喜生活。她是一
只残疾的可怜的小狗，多么卑微低贱；又不失
狗的品性：忠诚，隐忍，知恩图报。她与这个平
凡草根的家庭是多么契合呀！

因此，这只瘸腿狗与小说中的人物，成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的不可或缺，不仅是
一种叙事策略，而且还有隐喻和象征的审美
意蕴。这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类似的文学作
品，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小福子家的狗饿
死了，是一种隐喻，让人联想到底层民众的绝
望，与主人公祥子的命运形成呼应。又如俄国
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弗拉基米尔卡》，写
了一只流浪狗，也是一种隐喻，暗示被社会抛
弃的边缘人，表现冷漠社会里的孤独无助。

既然提及隐喻与象征，就该说说“蚂蚁”
了。蚂蚁是《装台》中除瘸腿狗外的另一特殊

“人物”。
刁顺子第三次结婚时，蚂蚁开始出现在

小说中，并被新婚妻子最先注意到。家中床
上、室内外浩浩荡荡的蚂蚁搬家场景不禁让
小说中的当事人觉得蹊跷，也让细心的读者
察觉定有所指。在文学作品中，蚂蚁作为一种
审美意象，既是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与秩序的
象征，又寓意渺小、勤劳及其命运。《红楼梦》
中文学家借小说主人公之口道破人世真相：

“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随后的家庭
矛盾让刁顺子一步步陷于绝望，最终养女与
新婚女人被迫离去，再不与这个家有任何牵
连。这时才明白，果然，小说之前对蚂蚁搬家
场景的描写，并非闲笔，或者说闲笔不闲。

在经过一场家庭“地震”之后，刁顺子变
得淡定从容，也变得有主见，有脾性。他想帮
助大吊夫妇完成一桩心愿。

大吊是刁顺子的得力助手，他跟随刁顺

子干了许多年的装台，竟然干出了感情，干出
了“野心”：他索性将农村的妻子和女儿接来
一起生活。他让妻子协助装台，以多挣份报
酬。原来夫妻俩有个心愿，就是将从小被烫伤
毁容的女儿整整容。为了这个心愿，他们断了
再生的想法。他们认为，女儿被毁容全是因
为他们粗心大意造成的意外，如不让女儿整
容，心里就久久不安。终于，大吊的女儿整了
第一次容。与此同时，刁顺子的女儿也去韩
国整容了。

家里就只有刁顺子一个人了，这期间，为
了让大吊一家减少在外租房的开销，刁顺子
让大吊一家住在了自己家中。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
久，大吊猝死。在一次生前的谈话中，大吊暗
示顺子，身边还是得有个女人，才像个家，才
叫过日子。刁顺子说他已断此念，不想再娶，
这个家再经不起折腾了，他已心力交瘁。但大
吊劝他，有时候你接纳一个女人，有可能是在
帮助对方呢。大吊死后，大吊的女人给女儿整
容的信念坚如磐石，举目无亲的她决心留在
城市继续打工。她认定刁顺子是可以依托终
身之人。刁顺子心软，且联想到大吊生前跟他
的谈话，就不再多说什么。

心理学上有一概念叫“共情”，是一种能
够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并感同身受的内在
能力。我早已过了容易感动的年龄，但我在阅
读《装台》的过程中，确实被在社会底层挣扎
的这些“装台人”深深感动着。他们不仅勤劳、
坚韧，而且重情重义、有责任心；他们用自己
的双手养活自己及家人，虽说有诸多不容易，
但他们拒绝不劳而获，不对社会造成负担，还
常常无私地向别人伸出援手。他们确实是极
其普通甚至卑微的“小人物”，但他们有自己
的人生方向、生活原则和善良的心性。这让我
对他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刁顺子原本不想再打拼，决定闲下来过
“退休干部生活”，但他又在梦中见到“蚂蚁搬
家”。蚂蚁的适时出场，作家是要告诉我们什
么呢？是说他刁顺子便是一只蚂蚁吗？谁说不
是呢，刁顺子不仅要为自己的生计勤苦操劳
一生，片刻不得休息，而且还要为自己搭起的
装台团队着想，为别人考虑。推而言之，他的
团队就是一个蚁群，个体的渺小，让他们集结
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那么，刁顺子能过
下去他向往的“退休干部生活”吗？不能，他不
得不重操旧业，他的团队不得不抱团打拼。

好了，不想再赘述了，总而言之，瘸腿狗、
蚂蚁——小说《装台》中的特别“人物”，不是
可有可无的花边点缀，而是带你走进小说深
处的重要入口，抑或捷径；是与刁顺子、猴子、
三皮、大吊等草根人群命运与共的匍匐者，看
似信手拈来，轻描淡写，实则妙手偶得，意蕴
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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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完美轩兄所赠新作《江上升明
月》中篇小说集，心中似有豁然开朗之
感。掩卷仰望星空，情绪仿佛仍在小说的
情节中辗转难平。小说集所渗透出来的
浓郁乡土情结，悲悯情怀，以及作家扎实
的文字功底，让人折服。

这部凝聚美轩兄多年心血的集子，是
他在乌江生活的长期情绪积累，是一个乌
江儿女献给千里乌江的一份厚礼。

集子收录的七个中篇，都着眼时代大
背景，紧扣历史主旋律，贴近脚下这片热
土，关注乌江两岸的底层疾苦和世间的人
情冷暖，从平凡人家的日常琐事落墨，围
绕乌江儿女人生的跌宕起伏，家庭的悲欢
离合展开叙事，在千里乌江上构筑起一道
厚重的人文生态和亮丽的人文风景。

集子中各个篇章独立成篇，又一脉相
承，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乌江儿女的赤子
情怀。《女儿渡》以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进
驻枫香溪为历史背景，歌颂了乌江儿女追
求真理，摆脱旧社会枷锁，不屈不挠寻求
自身解放的精神内核。《躁动的乌江》以乌
江梯级开发为背景，刻画了游走在发展与
诱惑中的乌江人的情感纠结。《多情的雨
季》反映了乌江教育的困惑，引入了对乌
江教育的深度思考和解析。《江上升明月》
则是紧扣脱贫攻坚历史背景下，抒写了一
群乌江人如何与国家的政策对接，与帮扶
干部互动，寻找改变落后生存环境，改变
自身命运的动人故事。

美轩兄生在乌江共和镇，他的外祖父
家住在乌江岸边。乌江，有他碎片化的童
年乐趣，融入血脉的生活烙印。在乌江边

土生土长的他，见证了狂傲不羁的乌江吞
噬了无数生灵，淹没多少家庭的幸福。
1984年载入德江史册的潮砥江难是藏在
他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曾经江难惨烈
的场景，与咆哮如雷的江水一起，深深刻
在他的记忆深处，飘浮不定，挥之不去。
很多年后，美轩兄谈起当时的情景，仍深
有感触，唏嘘之情溢于言表。

《天降大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还
原和再现当初江难时的情景，让人读起
来有身临其境之感。整篇小说犹如铺展
江面的啼血祭祀檄文，是对曾经被惊涛
巨浪吞噬的几十个鲜活生命跨越时空的
群体告慰。

小说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扑朔
迷离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命运走向，
成功塑造了杆子伯、张金盛、龚萍、张旭等
人物，突现了乌江人面对天灾人祸时的从
容与坚韧。其中，杆子伯纯朴、善良，甘于
奉献，不计得失，也正是无数杆子伯式的
乌江人在天灾人祸前的担当，铸就了乌江
人的生命底色，成为乌江人面对灾难时的
情感寄托和坚实依靠。

江难中，几人一直下落不明，作家到
最后也未作明确回应，这一独具匠心的悬
念设置，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不仅给
小说中活着的乌江人留下无尽希望，也留
给读者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与《天降大任》格调一样，《白云生处》
反映了乌江人怎样在逆境中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

安明英的老伴先他而去，临终遗言要
他务必让自家的香火延续。可天不如人
意，她的儿子犟牯牛与儿媳谭文香结婚两
年后，未见奇迹发生，于是就对着儿媳指
桑骂槐，儿媳不服气，就带着犟牯牛去医
院检查，结果发现问题出在犟牯牛身上，
于是安明英又以各种方式暗示谭文香打
野食，借种生娃。而谭文香坚守妇道，始
终未能如安明英所愿。无奈之下安明英
又出下策，将犟牯牛支走，请干儿子冉隆
山来家帮忙，吃晚饭时有意用麻糖水将两
人灌醉。两个醉意朦胧的年青人迷糊中
误陷安明英设定的圈套。

在谭文香生下儿子，自己兑现了对老
伴的生死承诺，实现了所谓的家庭血脉延
续的同时，安明英却又无力抗拒伦理的枷
锁和精神的重负，最终选择终日与酒为
伴，以酒解愁，回避现实，终了一生。

犟牯牛作为悲剧人物，他的宿命安
排，从安明英为冉隆山与谭文香设定的麻
糖水饭局就已经注定。因为与冉隆山争
抢一株野生天麻，犟牯牛被恰好赶到的冉
隆山智力残疾的三儿媳过失推下悬崖致
死，真实映照了世代乌江人的艰辛生活。
将犟牯牛的归属设定在生长天麻的树林，
一方面为确定天麻基地承包权的矛盾冲
突埋下伏笔，同时也让始终担心被捅破窗
户纸的读者得以释怀。

冉隆山主动承担责任，替儿媳坐牢，
谭文香作为见证人，违背法理，不予揭穿，
折射出谭文香心中的无奈。

小说以林地承包权的归属认定结尾，
可谓别出心裁。

谭文香的儿子当上副乡长后，分管农
业。神通广大的富商贾强与学会天麻种
植技术的冉隆山都将目光聚焦在谭文香
家的林地。为了争夺山林承包权，贾强想
尽办法，不择手段，奉承谭文香堪比亲
母。两难之际，谭文香儿子将仲裁权戏剧
性的交给了谭文香。结果出乎意料又似
乎在情理之中，谭文香将山林承包权交给
冉隆山。承包权的归属是谭文香内心的
真实依托和情感的真正归属，是她对贾强
个人暴利诱惑与冉隆山带领叔子伯爷共
同摆脱贫困的理性思考。到此，谭文香的
人格魅力和小说的主题瞬间得到了升华。

文中，“隆山”“贾强”这些具有映射、
寓意的名字，同时也折射出美轩兄守护乡
土的情绪认同和价值取向。

百业皆卷的当下，许多困惑的生命个
体都在寻找情绪排放的窗口，精神回归的
家园，都在试图身心的突围与内心世界的
重新构架。

《渔歌互答》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
以歌为媒，以钓为饵，将素昧平生，职场
各异的一群人串联在一个狭小的小说空
间，为混沌尘世的乌江众生构建了一个
和谐社会；自然，也是美轩兄在心中为自
己搭建了一块没有暴力约束，只有内心契
约的桃花源。

离开了职场现实空间，接近真实的生
命个体垂钓乌江，相互坚守着一份默契，
彼此留存一定空间，没有利益冲突，没有
职位高低之分，也没有贫贱富贵之别。

垂钓江边，一杆甩至江心，然后屏气
凝神，仿佛置身另类人间仙境。即使抓捕
贩毒嫌疑人的场面也平静得让人窒息，警

察和犯罪这水火不容的职业间，也看不出
些许的对峙和敌意。

在沉稳有序的叙事推进中，作家会不
时向沉静的江面投下一枚石子，让平静
的江面上泛起一层层情感的涟漪，使小
说充满了美感，让人陶醉于多元化的情
感冲击中。

歌声优美而长相平平的霍姣姣生在
北方，争夺《星光大道》参赛权失败，陷入
困境中的她被乌江小伙的古道热肠感动，
后远嫁南方。为了步入《星光大道》的梦
想，她每天清晨坚持开嗓练声，对着乌江
引颈高歌。歌声让千里乌江增添几分神
秘与诱惑，让一群人的审美情趣得到升
华，浮躁情绪得以安顿。

她将垂钓者的需求变成商机，与垂钓
江边的人也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坚持为
垂钓者送饭送水，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一言九鼎高不可攀的县长在现实中
安身立命，神秘莫测的“冰山上的来客”在
虚拟网络空间寻找诗意对话，“蛤蟆镜”行
踪诡谲在一湾江水里垂钓内心的平静。

霍蛟蛟性格开朗，敢爱敢恨，她的身
上有沈从文笔下“三三”的影子。她按时
为“冰山上的来客”送饭。警察岳翰的警
察儿子带辅警出警因身份识别失误与干
部发生矛盾。隐约中感到岳翰的儿子大
难临头时，霍姣姣又体现了“侠女”情怀，
扎草人设蛊诅咒县长。知道“冰山上的来
客”就是县长后，又把“冰山上的来客”对
其情商测试与人品底线试探的聊天作为
武器，要求从轻处理岳翰儿子。

县长表态让岳翰儿子逃过一劫，又
主持公道让霍姣姣顺利入选“星光大
道”，矛盾冲突一波三折，人物性格刻画
入木三分，情节勾勒如诗如画，节奏把控
炉火纯青。

美轩兄曾当过老师，任过派出所长，
干过刑侦。他一辈子钟情于文字，养成了
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初心
不改，笔耕不辍。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丰富
的阅历，生活中的原型常常被信手拈来，
完美嫁接，使他的小说经纬纵横，既有思
想的厚度，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散文的
意境美感，又有诗歌的灵性韵味。

读他的作品，不难领略到他极强的语
言组织能力，独特的叙事风格。像《躁动
的乌江》中，为了修公路，群众不理解，田
村主任扬言去乡里搬救兵拔钉子，他的女

人劝他先不要憨，说：“乡里乡亲的，动不
动就拔钉子，现在是拔了，以后的日子还
过不过？寨头寨尾见了，你就避开走？遇
上大事小事比如婚丧嫁娶，你就一个人扛
板凳抬桌子？乡里人帮你拔了钉子，转身
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撂下臭屁股，叫你千
年万载擦不净。”

这些对话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浓重
的生活气息，非常接地气。构筑起了特定
的乡土语境，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轻松，
特别通透。

“辛辛苦苦挣那点钱，老鼠舔米汤
——刚够糊嘴的。”“脖子上挂镰刀，实在
是虚啊。”“癞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聋子谈话各谈各。”“黄泥巴栽红苕，看不
出我女人蛮有一套！”等这些来自民间的
歇后语增强了小说的厚重感和耐读性。

改革开放拓展了沿海城市的就业机
会，背井离乡到沿海创业，乌江人戏称为

“杀广”。“杀广”字面背后，体现了乌江人
的血性，代表了内心与多舛的命运义无反
顾的决绝。“杀广”的人中，有许多杀出了
一条血路，生路，致富路，改变了命运，而
有一些无知无畏的人却走上了一条不归
路，选择入室盗窃，为了隐讳，美其名曰：

“翻纱”——这是曾经贫困乌江的真实写
照，是不可回避的历史经历，是多少人心
中的劫，无数家庭的痛。

《白云生处》中冉隆山正室生的两个
儿子出去“翻纱”。不劳而获，短期暴富，
让他的两个儿子曾在村里风光无限，但后
来又都没有逃过法律的惩罚。让这段历
史进入小说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容复
制，而是超越刑事警察职业的人文思考。

作为刑事警察，美轩兄已经将那些触
犯法律的人捉拿归案，法律也作出了公正
的判决。但作为从小生活在乌江边上的乌
江人，见证了底层乌江人的真实生活，内心
的情感却是异常复杂的。在他的作品研讨
会上，他说：“那些为了改变生活而不惜铤而
走险触犯法律的乌江人，虽然他们的方式体
现了他们的无知，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
他们也算是有敢拼敢闯的精神。”

一句不着边际的悖论，道出了千百年
来多少与命运抗争的乌江人内心的酸
楚。或许，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

为那些身处底层的乌江人呐喊，这，
应该就是美轩兄一直伏案孜孜不倦书写
的初心吧。

——读文美轩小说集《江上升明月》
安民

献给千里乌江的一份厚礼


